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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杂著集》收作者各种序跋、杂感、散文、发言提纲、讲演记录、访谈记录等等，内容包括生平
自述、治学经历或经验、对当时和时下各种见解、问题或倾向的评论和意见。
长短不齐，问题不一，均或信手拈来，或脱口而出，因之似更感直率、亲切与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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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泽厚，湖南长沙人，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五四年毕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
一九八八年当选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一九九八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
著有《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我的哲学提纲》、《中国思想史论》、《美学论集》、《
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走我自己的路》、《世纪新梦》、《论语今读》、《
己卯五说》、《历史本体论》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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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走我自己的路》序走我自己的路读书与写文章我的选择新春话知识方法论答问：找最适合自己的方
法《秦王李世民》观后感推荐《科学研究的艺术》纪念齐白石海南两记故园小忆悼朱光潜先生地坛什
么是美学画廊谈美审美与形式感关于中国美学史的几个问题从《海瑞罢官》谈起略论书法偏爱宗白华
《美学散步》序祝《美学新潮》创刊美学一。
一题李黎《诗与美》序刘长林《〈内经〉的哲学》序破“天下达尊”读《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李
泽厚哲学美学文选》序中国思想史杂谈关于儒家与“现代新儒家”突破“对子”与“圆圈”开放型、
多层次的文化研究坚持与发展西体中用时代和它的孙中山今天中国需要理性写文章的人要学点平面几
何在电视剧艺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美育与技术美学悼宗白华先生过早抛弃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大损失与
王浩信关于“后现代”别是一番滋味刘文注《张先及其安陆词研究》序关于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讨论
启蒙的走向《启蒙名著选读》序无题黄昏散记应某刊物约写的小传《走我自己的路》增订本序《李泽
厚十年集》（1979—1989）序世纪新梦三个会议的发言提纲两个译本的序言晚风（外一章）怀伟勋历
史与情感何谓“现代新儒学”为儒学的未来把脉“左”与吃饭《李泽厚学术文化随笔》跋是马非马不
诽不扬，非左非右从辛亥革命谈起赵士林《心学与美学》序迟发的悼念稿四个“三言两语”北京行台
湾版《李泽厚论著集》总序《李泽厚论著集》哲学卷序《李泽厚论著集》思想史卷序《李泽厚论著集
》杂著卷序《世纪新梦》后记屠新时书法《易经》序从谭嗣同谈起苍白无力的理想主义读黑格尔与康
德谁之罪？
读周作人的杂感关于胡适与鲁迅王柯平《中国思维方式》序《浮生论学》序往事如烟关于民族主义文
明的调停者漫说康有为记忆忆香港忆长沙蒲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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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走我自己的路　　谈起我走的道路，必须从我的母亲开始。
　　1930年6月13日，我出生在汉口，但籍贯是湖南长沙。
父亲是邮局高级职员，英语很好。
他在我小时候便死去了。
父亲死后，家境顿陷困境。
做着小学教师的母亲，惨淡经营，备尝艰苦，勉强送我兄弟二人上学。
当时有人说，等儿子长大，你就可以享福了。
母亲回答：“只问耕耘，不求收获。
”至今这句话似乎还在耳边，却不幸竟成为谶语。
母亲也没活到四十岁就死去了。
每念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况不免泫然涕下。
记得当年为了几个臭钱受多少气，如今有钱，又有甚么用？
也记得当年春节，亲戚家大鱼大肉，热闹非常；而我们贫困的母子三人，冷冷清清，相依为命。
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我初中时之所以酷爱鲁迅和冰心，大概也与自己的家境和母爱有关。
鲁迅叫我冷静地、批判地、愤怒地对待世界；冰心以纯真的爱和童心的美给我以慰藉和温暖；而母亲
讲的“只问耕耘”的话语和她艰苦奋斗的榜样，则教我以不求功名富贵，不怕环境困苦，一定要排除
万难去追求真理的决心和意志。
国外有人认为，要历史地、具体地分析一个人在学术上、文艺上的某些个性特征，应该注意到他的少
年时代。
我最近讲，搞美学最好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清醒的思辨能力和比较敏锐的感受能力。
我终于放弃了中学时代成绩一直很好的数理化，而搞上了美学，不知是否也应追溯到自己那个孤独的
、清醒的、感伤的少年时代？
　　的确，在十四五岁的少年时代，我就带着忧伤和感慨，写过新诗和小说，模仿过艾青和艾芫，也
填过“凭栏欲向东风恼，莫笑年华早”“无言独自倚危楼，千里沉云何处放离忧”之类的词。
一半可能是无病呻吟，一半也有真实性。
例如，我爱上了一位表姐，却长期偿能表白，她倔强、冰冷而美丽⋯⋯总之，大概是情感方面的因素
，使我没能去钻研那毕竟更为枯燥、单纯、严格的自然科学。
至今好些人为我惋惜，包括一些老同学、老朋友，我自己也搞不清是否应该惋惜，也许应该。
　　我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并且可能是主要原因，就是时代。
1945年秋，我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当时湖南最著名的省立一中，却因没钱入学，只好进了吃饭也有公
费补助的省立第一师范。
也是名学校，但当时学校充满一种复古氛围，死气沉沉。
在安化桥头河上了一个学期之后，搬到了长沙岳麓山左家垅山坡上。
校前有两株日本人留下的樱花，暮春时节，开得极为热烈。
而极目远望，湘江如白带，似与楼齐，非常好看。
当时进步学生运动开始风起云涌，时局也日趋动荡，学校却保守到连《大公报》之类小骂大帮忙的报
刊都少见。
我只好每星期天过河，在城里的各家书店站上一整天，饿着肚皮贪婪地翻阅着各种杂志、报纸和书籍
，这其中的主要读物就是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的新书。
正是在这种大量阅读和比较中，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所以，我的一些马列基本知识，是在书店里站着读、在课堂上偷着读得来的（我故意选择靠最后的排
次，上课时我也可以偷看自己的书），有好些书是“禁书”，是冒着一定的危险来读的。
也许正因为这样，比被动灌输的东西印象要深得多。
并且，在这种阅读中，自己逐渐培养和增强了判断是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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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繁琐的东西，比较注意科学上的争辩讨论⋯⋯这恐怕都应追
溯到自己那个穷困、认真、广泛阅读的青年时期。
　　1948年夏，我在一师毕业后，经历了失学、失业，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才当上了乡村小学教师。
1950年，以第一志愿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
在大学时期，我生活上仍然非常穷困。
当时吃饭不要钱，有时还发衣服，每月有三元生活补助费。
记得我那时只能买零星的活页纸，硬本没用过，甚至有时连牙膏也不买，用盐刷牙，把那几元钱保存
下来，寄给我正在上中学，父母双亡的堂妹。
可能是因为欢乐总与我无缘，加上又得了肺结核，一切活动不能参加，便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读书和写
文章上了。
当时我独自住在楼顶上的一间“阁楼”里读书。
那间房并不是宿舍，光线极暗，白天也要开灯。
1958年出版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一书，基本是那时写成的初稿。
特别是当时很少有人搞资料，我利用藏书极为丰富的北大图书馆，翻阅、抄录了许多原始资料，仍利
用了当年所作的卡片。
有的年轻人看我现在写文章很快，以为这是“天分”，其实我是下过笨功夫的。
　　我的经历相当简单，但生活的波折仍然不少。
当时二十几岁发表了一有影响的文章，因而环境压力更大了，“白专”之类的非议颇多，下放劳动和
工作，我在单位中大概是时间最长的一个。
因此身体上、精神上所受的创伤折磨所在多有。
这也许是我比较抑郁和孤独的性格一直持续下来的原因。
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学会了使思想不受外来影响。
我坚守自己的信念，沉默顽固地走自己认为应该走的路。
毁誉无动于衷，荣辱在所不计。
自己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了。
我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一书，是在相当恶劣的条件下开始动手的。
当时在干校，只准读《毛选》，连看马列也要受批评，要读其他书就更困难了。
只好又像回到解放前的秘密读书一样，我在行装中偷偷放了本英文版“人人丛书”本的康德的《纯粹
理性批判》，不很厚，但很“经看”，阅读时上面放一本《毛选》，下面是我自己想读的书⋯⋯1972
年从干校回来后，在家里我便利用干校时的笔记正式写了起来。
那时我虽然深信江青等人必垮，却没想到会这么快，所以写的时候，是没想到会很快出版的。
但是只要一念及“只问耕耘”的话，我就继续下去，决不把时间浪费在当时在知识分子中也相当流行
的做沙发和木器上。
1976年发生地震，我住在“地震棚”里，条件很差，我倒感觉很充实，因为我的写作已接近尾声了。
在“地震棚”里，我写完了《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
　　当然，我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好些思想远没有充分展开，许多地
方只是点到一下，暗示一下而已。
那两本书是在“四人帮”刚垮台不久交出去的，当时“凡是”后发气氛仍浓，不能多说，只好那样。
现在趁些机会说明一下。
因为好几位同志曾问我；为什么好些重要论点都一笔带过，语焉不详？
　　不过，“语焉不详”的也不只是那两本书。
我的美学文章，特别是《美的历程》，这种现象也很突出，但那是另一种情况，另一种原因。
我的好些文章都写得相当“粗”（如《美的历程》）、《美学三题议》，因为我喜欢先画出一个粗线
条的轮廓，我想先有个大致的框架，以后有时间和机会再去“工笔重彩”，细细描画。
“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可夺也”。
我有过先搞“小”的经验，愈钻愈细，不能自拔，继续下去，很可能我这一辈子就只能研究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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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一个问题了，这与我的兴趣、个性颇不合适，所以非常苦恼。
治学之法有多途，各人宜择性之所近。
一些细致的、爱好精密分析、仔细考证的同志可以做的，我做却不一定适宜（尽管我也爱看这类文章
）。
当然“见木不见林”和“见林不见木”都不好，最好两者都见，但毕竟可以有所偏重。
分析与综合、推理与直觉、微观与宏观、细与粗等，也如是。
科学事业需要大家分工合作来搞，不是一个人所能包得下来的，所以不妨各就性之所近，发挥所长。
这个看法，不知对否。
　　据说有人曾说我“杂”，又是中国思想史，又是外国哲学，又是美学⋯⋯我欣然接受。
因为我从来不想做一生治一经的“专家”。
据史载，这种专家就四个字可以写上数万言，这当然很可以自炫，但我确无此本领。
我倒是觉得，今天固然不可能再出现一个如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科学分工愈来愈细
。
但另方面也要看到，今天我们正处在边缘方兴未艾、各科知识日益沟通融合的新历史时期，自然科学
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亦然。
中国文史哲素来不分，这其实是个好传统。
如今（至少是目前）好些中、青年同志在知识方面的主要问题，恐怕也不在于杂、多、乱，倒在狭、
少、贫。
而古今中外，第一流的哲学社会科学名家都几乎无一不是知识极为广博，能多方面著书立说的。
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以为，一方面确乎应该提倡狭而深的专题研究和狭而深的专家学者，但另方面也不应排斥可以有更
高更大的目标，特别是对搞理念的同志来说，更加如此。
我自恨太不“杂”，例如对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太少，没有发言权，否则我想自己的研究工作将另是一
番天地。
　　最后，回过头来说，我对中外哲学史和美学的研究，其目的仍在为以后的哲学研究作些准备工作
。
因此，已出的四本书，似乎题目很散，但也有有心的读者看出它们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
至于这个方向究竟是什么，我想，还是暂时不说为好吧。
　　读书与写文章　　你们年轻一代都走过一段自己的不平凡的道路，在过去的若干年中，你们耽误
了不少时间，受到很大损失，付出了很大代价。
但是，可以把付出的代价变为巨大的财富，把你们所体会的人生，变成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成就。
要珍惜自己过去的经历，因为它能更好地帮助你们思考问题。
你们这一代在自然科学方面要取得很大成就恐怕很难了，恐怕要靠更年轻的一代。
但是，我希望你们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以及在未来的行政领导工作方面发挥
力量。
有些同学刚才跟我说，感到知识太贫乏。
我觉得，知识不够，不是太大的问题。
其实，一年之间就可以读很多书。
文科和理工科不同，不搞实验，主要靠大量看书。
因此我以为有三个条件：一、要有时间，要尽量争取更多的自由的时间读书；二、要有书籍，要依赖
图书馆，个人买书藏书毕竟有限；三、要讲究方法。
我不认为导师是必要条件，有没有导师并不重要。
连自然科学家像爱因斯坦都可以没有什么导师，文科便更如此。
当然有导师也很好。
不过我上大学的时候，就不愿意做研究生，觉得有导师反而受束缚。
这看法不知对不对。
不过，我觉得重要的是应尽早尽快培养自己独立研究和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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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有两个方面。
除了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能力。
知识不过是材料，培养能力比积累知识更重要。
我讲的能力，包括判断能力，例如：一本书，一个观点，判断它正确与否，有无价值，以定取舍；选
择的能力，例如，一大堆书，选出哪些是你最需要的，哪些大致翻翻就可以了。
培根的《论读书》讲得很好，有些书尝尝味就可以了，有的要细细嚼，有的要快读，有的要慢慢消化
。
有的书不必从头到尾的读，有的书则甚至要读十几遍。
读书的方法很重要。
读书也不能单凭兴趣，有些书没兴趣也得硬着头皮读。
我说要争取最多的时间，不仅是指时间量上的多，而且更是指要善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提高单位
时间的效果。
有些书不值得读而去读就是浪费时间。
比如看小说，我从小就喜欢看小说，但后来限制只看那些值得看的小说。
读书最好是系统地读，有目的地读。
比如看俄国小说，从普希金到高尔基，读那些名著，读完了，再读一两本《俄国文学史》具体材料和
史的线索结合起来就组织起你对俄国文学的知识结构。
这就是说要善于把知识组织起来，纳入你的结构之内。
读书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要善于总结自己的读书方法和学习经验，在总结中不断改进自己的方法，改进、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
，这也就算“自我意识”吧。
培养快读的习惯，提高阅读的速度，也属于争取更多时间之内。
古人说“一目十行”，我看可以做到，未尝不好，对某些书，便不必逐字逐句弄懂弄通，而是尽快抓
住书里的主要东西，获得总体印象。
看别人的论文也可以这样。
　　文科学生不要单靠教科书和课堂，教科书和课堂给我们的知识是很有限的，恐怕只能占百分之五
到百分之十。
我在大学里基本上没怎么上课，就是上了两年联共党史课，因为你不去不行，他点名。
我坐在课堂里没办法，只好自己看书，或者写信，别人还以为我在做笔记。
其实，我的笔记全是自己的读书笔记。
我上大学时，好多课都没有开，中国哲学史没有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我没有去听。
那时候，苏联专家来讲课，选派一些学生去，我没有被选上，当时我自己暗暗高兴，谢天谢地。
当时苏联专家名声高，号称马列，其实水平不高。
他们经常把黑格尔骂一通，又讲不出什么道理，我当时想，这和马克思列宁讲的并不一致，当时翻译
了不少苏联人写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但是我翻读了几本之后就不再看了。
现在看起来，我在大学占便宜的是学习了马列的原著，不是读别人转述的材料。
所以还是读第一手材料，读原著好。
我在解放前，偷偷读过几本马克思写的书，那时是当做禁书来读的，比如《路易 波拿巴政变记》等。
我从这些书里看到一种新的研究社会历史的方法，一种新的理论，十分受启发。
我们读了第一手材料以后就可以作比较判断，不必先看转述的东西。
总之，我是主张依靠图书馆，依靠自己，依靠读原始材料。
　　下面谈谈“博”的问题。
这个问题历来存在，也不容易解决好。
我以为，知识博一些，知识领域宽泛一些比较好。
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对文哲史三个系的弱点有个判断。
我以为哲学系的缺点是“空”，不联系具体问题，抽象概念比较多，好处是站得比较高。
历史系的弱点是“狭”，好处是钻得比较深，往往对某一点搞得很深，但对其他方面却总以为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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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而不敢兴趣，不大关心；中文系的缺点是“浅”，缺乏深度，但好处是读书比较博杂，兴趣广
泛。
说到贵系，大家可不要见怪呀。
我当时在哲学系，文史哲三方面的书全看，上午读柏拉图，下午读别林斯基，别人认为没有任何联系
，我不管它。
所以我从来不按照老师布置的参考书去看，我有自己的读书计划。
其中读历史书是很重要的，我至今以为，学习历史是文科的基础，研究某一个问题，最好先读一两本
历史书。
历史揭示出一个事物的存在的前因后果，从而帮助你分析它的现在和将来。
马克思当年是学法律的，但是他最爱哲学和历史。
现在一些搞文学史的人，为什么总是跳不出作家作品的圈子？
就是因为对历史的研究不够。
一般搞哲学史的人不深不透，原因大半也如此。
你们的前任校长侯外庐先生的思想史研究，之所以较有深度，就因为他对中国历史比较重视。
研究社会现象，有一种历史的眼光，可以使你看得更深，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规律是在时间中展示的。
你有历史的感受，你看到的就不只是表面的东西，而是规律性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点就是历史唯物论，对于一个事物，应该抓住它的最基本的东西，确定它的历史
地位，这样也就了解了它。
读历史书也是扩展知识面的一个方面。
现在科学发展，一方面是分工越来越细，不再可能出现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另一方
面，又是各个学科的互相融合，出现了很多边缘科学。
比如说控制论，是几个学科凑起来搞，这是从50年代以来的科学发展的特点。
做学生的知识领域面宽一些，将来可以触类旁通。
学习上不要搞狭隘的功利主义，学习要从提高整个知识结构、整个文化素养去考虑。
如果自己的知识面太狭窄，分析、综合、选择、判断各种能力必然受影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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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为哲学和思想史研究者的李泽厚能写颇出色的散文，知道的人大概不多。
⋯⋯许多人从李泽厚那里开始了寻找自己的路。
　　——骆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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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在书中强调微观课题、实证研究，提出“学点形式逻辑、平面几何”，反对艰涩不通玄秘难
懂的文风和大而无当泛说中西的学风等等。
其中有关朦胧诗、主体性、“破天下达尊”、主方法多元、“西体中用”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议论等
等，则从个人微小侧面反映记录了二三十年来的某些历史印痕和艰难步伐，可供反思和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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